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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dness is a typical negative emotion, and the timing of reapprais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sadness. However, the best timing of introducing reappraisal to enhance or reduce 
sadness remain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on sadn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ory timing 
and goal. Thirty-five 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regulate (increase, maintain and decrease) sadness with cognitive reappraisal, which was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at 500 ms before (anticipatory), 500 ms after (online 500 ms) and 2,000 ms after (online 2,000 ms) 
picture onset. The results found: The anticipatory, online 500 ms and online 2,000 ms reappraisal effectively 
increased or decreased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arousal ratings in sadness. Specifically, the subjective ratings and 
arousal of sadness were the highest under increase reappraisal condition, secondly under maintenance reappraisal 
condition, and the lowest under the decrease reappraisal condition. When individuals were maintaining sadness, 
the subjective ratings of sadness under the online 500 ms regulation condi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under anticipatory and online 2000 ms regulation condition. Then anticipatory and online 2,000 ms reappraisals, 
the subjective-feelings difference between sadness increase and sadness maintains under the online 500ms 
reappraisal condition was significantly bigger. Conclusion: All (the anticipatory, online 500 ms and online 2,000 
ms reappraisal)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or decrease sadness, and online 500 ms reappraisal (introduced at the 
high-activation stage of sadness) is relatively more effective to enhance sa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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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悲伤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重评时机是悲伤情绪管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具体悲伤情

绪激活的时间进程中哪个时段引入重评增强或降低的效果最佳尚不明确。本研究探讨认知重评对悲伤情

绪的调节，以及引入时机和调节目标在其中的影响。对 35 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不同引入时机和不

同调节目标的认知重评对悲伤情绪调节的实验研究。引入时机包括提前、在线500 ms 和在线2000 ms 三种；

调节目标包括重评增强、重评降低和保持三种。结果发现：提前引入、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引

入认知重评都能够有效增强或降低悲伤程度主观感受和唤醒评级，具体表现为悲伤增强条件下被试的

悲伤和唤醒程度主观评级最高，悲伤保持条件下次之，悲伤降低条件下最低；个体在进行保持悲伤情绪

时，在线 500 ms 的悲伤自评等级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引入时机显著降低；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在线 500 ms 的悲伤程度增强效应值（悲伤增强—悲伤保持）显著更大。结论：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

线 2000 ms 引入重评均能有效增强或降低悲伤情绪，在情绪激活高水平的情况（在线 500 ms）下引入认

知重评增强重评的效果相对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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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悲伤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它是个体失去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或人时经历的一个失落的心理

过程，比如因新冠肺炎失去亲人个体感受到的哀伤。强烈而持续的悲伤情绪状态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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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影响，严重的个体可能会产生抑郁症状，因此关注个体悲伤情绪的调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情绪调节是“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

［1］［2］，它是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关键心理机制。认知重评是情绪调节策略中最灵活有效的方法

之一，Gross 将认知重评定义为一种认知的改变，个体重新考虑诱发情绪事件的意义；或者在评价阶段，

个体以一种能够影响随后的情绪体验、行为和心理反应的方式，改变对于情绪刺激的解释［3］［4］。

已有一些研究表明通过改变情绪事件对个体的意义，认知重评能改变（增强或减弱）悲伤情绪的主观

体验、生理反应和脑电活动［5］［6］［7］［8］［9］。本研究重点关注和探讨认知重评对悲伤情绪

的调节作用。

引入时机是影响认知重评策略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指情绪诱发过程中引入情绪管理的时间，

比如情绪图片呈现之前引入重评或情绪图片呈现时在线引入重评。已有研究表明，重评的引入时机会影

响认知重评对负性情绪的情绪调节效果，提前引入重评对于降低消极情绪的效果更好，而在情绪激活过

程中在线引入认知重评有更显著的消极情绪增强效果［10］［11］［12］。悲伤情绪作为一种特殊的消

极情绪，它与厌恶、愤怒和恐惧等消极情绪对个体有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13］［14］［15］。目

前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在不同引入时机下认知重评对悲伤情绪的调节效果。有的研究发现，在影片之前

引入重评对降低悲伤自我评级的效果更好，在线引入重评对于降低悲伤情绪的效果不佳，这些研究者认

为是因为在降低消极情绪进程中有一个情绪唤醒的时间点，会对认知重评造成挑战，同时他们也发现在

自传体记忆回忆中，较晚引入比提前引入重评导致快乐回忆降低［10］。也有的研究采用在线管理模式

发现，被试在情绪诱发之后使用认知重评和分心管理两种策略都能有效降低由悲伤电影诱发的情绪主观

体验，重评条件下的皮肤电导率上升，指温下降［11］。这些实验证明，引入重评的时机会影响悲伤情

绪进程中的情绪体验和记忆过程，但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而且我们也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引入

时机对降低重评悲伤情绪的影响，而没有涉及增强重评悲伤情绪，实际生活中个体在面对悲伤情绪事件

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强化诱发悲伤情绪事件的意义从而增强这种情绪，所以研究引入时机对增强重评悲伤

情绪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悲伤情绪激活的不同时段引入增强重评对个体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重评时机是悲伤情绪管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具体悲伤情绪激活的

时间进程中哪个时段引入重评增强或降低的效果最佳尚不明确。因此本实验将重评的引入时机作为研

究变量之一，并尝试在时间进程上寻找引入悲伤情绪重评增强和降低的最佳时机。我们也发现之前的

研究主要采用影片诱发悲伤情绪，但目前还少有研究对影片诱发悲伤情绪什么时候达到情绪激活的顶

点进行脑电等的探讨，而且实际生活中悲伤的场景也是悲伤情绪的重要诱因，因此本研究参照已有研

究［12］［13］采用悲伤情绪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根据相关 ERP 研究［16］［17］［18］［19］，悲

伤情绪及消极情绪其管理进程中表示情绪激活的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其值越

正表示情绪强度越强［18］［20］，其峰值出现在图片呈现后 300 ～ 1000 ms 时间窗中，因而本研究

引入重评的引入时机设为悲伤图片呈现前或后的三个时间点：图片呈现前 500 ms（提前条件）、高激

活阶段的在线 500 ms 和情绪高激活之后的在线 2000 ms，共同构成三个引入重评的时间点；调节目标

包括重评增强、重评降低和保持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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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新乡医学院招募健康大学生和研究生 35 名，被试年龄在 18—26 岁之间，平均年龄 21.51+2.20 岁，

其中男生 17 名，女生 18 名。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 1.0 以上，他们在参与研究前均签

署了知情同意书。该研究是根据《赫尔辛基宣言》进行的，并经新乡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完成实验后，

每个被试给予相应的报酬。

2.2  实验材料 

选取 240 张彩色情绪图片（悲伤情绪图片 180 张，中性情绪图片 60 张），这些图片其中有一部分

选自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CAPS）［21］和国际情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22］，还有一部分从网络搜集，经过处理所有图片大小一致，请没有

参加正式实验的 20 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对这些图片的效价（1= 非常不愉悦，9= 非常愉悦）和唤醒（1= 非

常平静，9= 非常激动）进行了 1—9 级评分，另外对悲伤图片还进行了悲伤程度（1= 一点也不悲伤，5=

非常悲伤）的 1—5 级评分。

悲伤图片和中性图片的效价（3.06±0.04 和 4.96±0.04）差异显著［t（238）=-32.84，p<0.001］，二

者的唤醒度（5.61±0.05 和 4.54±0.06）差异也显著［t（238）=14.17，p<0.001］。根据评定结果将悲伤

情绪图片分为平行的 9 组，每组 20 张，9 组在情绪效价、唤醒和悲伤程度上差异均不显著［F（8，171）= 

0.01，F（8，171）=0.04，F（8，171）=0.01，ps>0.05］，这 9 组图片分别用于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

线 2000 ms 三种引入时机的重评增强、保持和重评降低目标。中性图片只有“保持”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平均分为 3 组，每组 20 张，三组在情绪效价（4.97±0.07，4.96±0.07 和 4.96±0.07）和唤醒（4.54±0.10，

4.54±0.11 和 4.54±0.10）上差异均不显著［F（2，57）<0.01，F（2，57）<0.001，ps>0.05］。

从评价的图片中另外选取 20 张图片（悲伤情绪图片 15 张，中性图片 5 张）作为练习材料，练习图

片不出现在正式实验中。

2.3  实验程序 

采用 Presentation 编制实验程序，进行个体施测。实验包括三种试次：图片出现前 500 ms 呈现调

节线索试次（即提前试次）、图片出现 500 ms 后呈现调节线索试次（即在线 500 ms 试次）和图片出现

2000 ms 后呈现调节线索试次（即在线 2000 ms 试次）。在提前试次中（见图 1），首先呈现 1000 ms 的

十字注视点，然后呈现 300 ms 的调节线索（向上的箭头“↑↑”表示通过重评策略增强情绪；向下的箭头

“↓↓”表示通过重评策略降低情绪；两条横线“═”表示保持情绪，不进行情绪调节），空屏 200 ms 后

呈现图片，图片呈现 4000 ms，此时要求被试按照调节线索进行操作。图片消失后，呈现 2000 ms 的悲伤

程度 1—9 级评价量表，1 为“一点也不悲伤”，3 为“有点悲伤”，5 为“悲伤”，7 为“比较悲伤”，

9 为“非常悲伤”，被试需进行按键反应；然后接着呈现 2000 ms 的唤醒 1—9 级评价量表，1 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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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3 为“有点激动”，5 为“激动”，7 为“比较激动”，9 为“非常激动”，被试需要进行按键

反应。1500 ms 空屏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在线 500 ms 和 2000 ms 试次中（见图 2），首先呈现 1300 ms 的

十字注视点，空屏 200 ms 后呈现图片，图片呈现后 500 ms 或 2000 ms 呈现调节线索，调节线索呈现 300 ms，

位于图片上的黑条之中，调节线索消失后图片继续呈现 3200 ms 或 1700 ms，此时要求被试按照调节线索

进行操作，然后是分别 2000 ms 的悲伤程度与唤醒程度的 1—9 级评价量表和 1500 ms 的空屏。

图 1  提前引入条件实验流程图

Figure 1  Flow diagram of experiment under anticipatory regulation condition

图 2  在线 500 ms/2000 ms 引入条件实验流程图

Figure 2  Flow diagram of experiment under online 500 ms/2000 ms regulatio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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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实验之前，要对被试进行认知重评策略的训练。在被试熟悉调节线索和实验流程并报告可以

进行情绪调节后，才开始正式实验。

实验中认知重评三种情绪管理目标的指导语统一，其中保持条件（═）要求被试自然观看图片，只

是试着去自然的体验这些情绪而不去改变感受［10］［18］；重评增强（↑↑）要求被试想像自己置身

图片呈现的情景中，甚至是图片表达的情景中的主角［23］，或者想象现实的场景比图片中表达的更加

糟糕，图片中的人或动物处于极大的痛苦或危险中［18］；重评降低（↓↓）则要求被试以旁观者的态

度观看图片，想象图片是假的，想象自己是一位电影导演，从技术的层面看待图片［1］［24］，或者

想象现实的场景比图片中表达的要乐观得多，如图片中的人很快能够得到救助［4］［17］。

本实验不同引入时机条件按组块进行设计，每个被试均要完成 240 个试次，这些试次平均分为 6 组，

每组 40 个试次，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三种引入时机分别对应两个组的试次。中性图片试

次均为填充试次，只呈现保持的线索。每个组有重评增强、重评降低和保持各 10 个试次和中性保持 10

个试次。为了规避前后同一实验条件的相互影响及规避被试对实验条件产生预期造成的混淆，每组内部

采用序列设计，即不同调节目标按伪随机顺序出现，避免连续三个以上出现同样的试次，同时亦按伪随

机顺序用保持悲伤 / 保持中性序列隔开增强和降低序列，避免直接转换带来的困难（如从降低到增强的

直接转换）［17］，6 个组在不同被试间平衡顺序呈现。每组完成后对本组情绪管理努力程度进行六点

主观评级［25］，1 为“没有努力”，6 为“极其努力”。

2.4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分析使用 SPSS 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了 Greenhouse-Geisser 矫正法，多重比较

和简单效应分析均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3  结 果

3.1  悲伤程度评定结果  

对被试在情绪调节后的悲伤程度自评结果进行 3（引入时机：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3

（管理目标：增强、保持和降低）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引入时机主效应不显著，

F（2，68）=1.18，p>0.05，η p
2=0.03；管理目标主效应显著，F（2，68）=68.20，p<0.001，η p

2=0.67，悲伤增强

条件下被试的悲伤主观评级最高（x=6.44），悲伤保持条件下次之（x=4.88），悲伤降低条件下最低（x=4.04），

任意两种条件之间差异显著（ps<0.001）。引入时机与管理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4，136）=4.40，

P<0.01，η p
2=0.12。

由于引入时机与管理目标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简单效应，引入时机在不

同的管理目标上进行检验，发现被试在进行保持悲伤情绪图片时，在线 500 ms 引入时机条件的悲伤自评等

级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引入时机下的悲伤自评等级显著要低（ps<0.05），其他条件之间均未发现显著性

差异（ps>0.05）；管理目标在不同引入时机上的检验则表明，在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三种引

入时机条件，悲伤增强、悲伤保持和悲伤降低三者之间差异均显著（ps<0.01），具体表现为悲伤增强条件

下被试的悲伤主观评级最高，悲伤保持条件下次之，悲伤降低条件下最低，具体平均值见表 1。



不同时机引入的认知重评对悲伤情绪的调节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11 期 ·117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11087

表 1  被试在不同时机引入认知重评后的悲伤程度评分（n=35）

Table 1  The average scores of sadness under different regulation conditions（n=35）

管理目标 提前 在线 500 ms 在线 2000 ms
增强 6.49±0.19 6.50±0.19 6.33±0.18
保持 4.99±0.23 4.72±0.22 4.95±0.25
降低 4.04±0.25 4.00±0.23 4.07±0.25

注：“±”后的数值为平均数的标准误。

根据对引入时机与管理目标二者之间的简单效应分析，我们发现在被试自然观看悲伤情绪图片（保

持悲伤情绪）时被试在线 500 ms 的自评悲伤等级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均低，这说明在线 500 ms 引入

管理目标可能影响了悲伤情绪的加工，从而使被试感受到的悲伤情绪程度有所降低，因而我们将保持条

件的悲伤自评等级作为基线，在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三种引入时机条件下，分别用悲伤增

强—悲伤保持和悲伤保持—悲伤降低的差值作为悲伤情绪的增强效应和降低效应的变量指标。以提前、

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作为自变量，以被试悲伤增强效应值（悲伤增强—悲伤保持）和降低效应值

（悲伤保持—悲伤降低）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悲伤增强效应值在

不同重评引入时机上差异显著，F（2，68）=10.58，p<0.001，η p
2=0.24；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在线 500 ms

引入时机的增强效应值（1.78±1.04）比提前（1.50±1.04）和在线 2000 ms（1.39±1.15）均有显著提高

（ps<0.01），而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引入时机二者之间增强效应值差异不显著（ps>0.05）；同时，悲伤

降低效应值在不同重评引入时机上（0.95±1.18，0.72±1.24 和 0.87±1.15）差异不显著，F（2，68）=0.19，

p>0.05，η p
2=0.01。

3.2  唤醒程度评定结果  

对 被 试 在 情 绪 调 节 后 的 唤 醒 程 度 自 评 结 果 进 行 3（ 引 入 时 机： 提 前、 在 线 500 ms 和 在 线 

2000 ms）×3（管理目标：增强、保持和降低）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引入时机

主效应不显著，F（2，68）=2.00，P>0.05，η p
2=0.06。管理目标主效应显著，F（2，68）=50.73，P<0.001，

η p
2=0.60，悲伤增强、悲伤保持和悲伤降低三种条件两两之间差异均显著（ps<0.01），被试的唤醒主观

评级从最高到最低依次为悲伤增强（x=5.90）、悲伤保持（x=4.66）和悲伤降低（x=4.20）。引入时机与

管理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4，136）=1.74，p>0.05，η p
2=0.03。具体平均值见表 2。

表 2  被试在不同时机引入认知重评后的唤醒程度评分（n=35）

Table 2  The average scores of arousal level under different regulation conditions（n=35）

管理目标 提前 在线 500 ms 在线 2000 ms
增强 5.92±0.22 5.90±0.22 5.88±0.22
保持 4.74±0.25 4.53±0.26 4.70±0.26
降低 4.20±0.27 4.11±0.25 4.29±0.25

注：“±”后的数值为平均数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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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被试对自己管理情绪的努力程度的六点评估显示，本实验被试的努力程度（x=5.20）较高，

表明被试均能较好地理解重评指导语，熟练掌握本实验的策略要求，积极努力地参与实验。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提前引入、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引入认知重评都能够有效增强或降低悲伤程度

主观感受和唤醒评级，具体表现为悲伤增强条件下被试的悲伤和唤醒程度主观评级最高，悲伤保持条件

下次之，悲伤降低条件下最低。已有的 ERP 研究显示［16］，悲伤情绪激活的 LPP 峰值出现在图片呈

现后 700 ms 左右，本研究在图片呈现前 500 ms、呈现后 500 ms 和呈现后 2000 ms 引入重评，发现在悲

伤情绪激活前、高激活阶段和情绪高激活后阶段，个体都能有效地增强、保持和降低悲伤情绪。这与

已有的悲伤情绪在影片之前［10］和情绪诱发之后［11］引入降低重评降低了悲伤自我评级的效果一

致。这些研究也有的发现在线引入重评对于降低影片诱发的悲伤情绪的效果不佳［10］，但本研究在

线 500 ms 的重评也同样显著降低了图片诱发的悲伤情绪，这有可能是由于诱发悲伤情绪的不同材料所

致，将来有必要对影片材料与图片材料诱发悲伤情绪的引入时机效果进一步进行比较探讨。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个体在进行保持悲伤情绪时，在线 500 ms 的悲伤自评等级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引入重评的悲伤自评等级显著降低，提前引入和在线 2000 ms 之间没发现差异，这说明在线 500 ms 引入管

理目标可能影响了悲伤情绪保持的加工。根据已有相关的脑电研究［17］，我们发现正常个体悲伤情绪

激活的 LPP 从图片刺激呈现 300 ms 开始上升，其峰值在图片呈现后 700 ms 左右，当在图片呈现后 500 ms

引入重评（保持）时，这一操作可能影响了悲伤情绪进一步的增强激活，从而出现了保持管理条件下个

体在线 500 ms 的悲伤自评等级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的悲伤自评等级显著有所降低。因而我们猜测在线

500 ms 引入增强和降低重评可能也降低了个体本身感觉到的悲伤程度，因而我们将保持条件的悲伤程度

和唤醒自评等级作为基线，在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 三种引入时机条件下，分别用悲伤增强—

悲伤保持和悲伤保持—悲伤降低的差值作为悲伤情绪的增强效应和降低效应的变量指标，统计结果仅发

现，在线 500 ms 引入时机的悲伤程度自评增强效应值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 均有显著提高，这说明在线

500 ms 有更显著的悲伤情绪增强效果。依照 Gross 提出的情绪模型，关注反应比关注先前管理的代价更

加高昂，因为关注反应时，情绪已经被完全激活，在情绪的高激活水平阶段引入增强重评更为有效，因

为激活水平符合增强目标要求［1］。之前的研究以负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研究也显示出显著的在线

增强效应（生理激活和脑电 LPP 增强），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在线降低效应［12］［13］。

而本研究无论是悲伤情绪激活前、激活过程中还是在激活后引入重评都有效增强或降低了悲伤程度主观

感受和唤醒评级，只是本研究也显示了，在悲伤情绪高激活阶段的在线 500 ms 引入重评比其他时机更有

效的增强了悲伤情绪主观感受。这种悲伤情绪与一般负性情绪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现象，可能与悲伤情绪

的特殊性有关，有研究显示悲伤图片在晚期（800 ～ 1000 ms）才反映出情绪感知力，而厌恶图片在早期

（120 ～ 450 ms）就反映出了明显的情绪感知力［16］，可见悲伤情绪与厌恶等消极情绪有着不同的加

工机制，因而重评引入时机对悲伤情绪的影响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只是在行为层面探讨了引入时

机和调节目标对认知重评在悲伤情绪调节中的影响，未来将会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作为研究手段，

进一步对其深层次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



不同时机引入的认知重评对悲伤情绪的调节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11 期 ·117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11087

本研究表明重评引入时机和管理目标对个体悲伤情绪的调节都有一定的影响，提前、在线 500 ms

和在线 2000 ms（即在悲伤情绪激活前、高激活过程中或激活后）引入认知重评都能够有效增强或降低

悲伤情绪主观感受和唤醒评级；比提前和在线 2000 ms，在线 500 ms 引入重评增强重评的效果更强有效，

我们认为在情绪激活高水平的情况（在线 500 ms）下引入认知重评，由于激活水平更符合管理目标，使

增强管理易于实现并使增强效果得以持续。这也告诫我们在悲伤情绪激活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

诱发悲伤情绪事件的意义会更加增强悲伤情绪，从而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而更有效的

方式是在悲伤情绪激活前、激活过程中或激活后采用重评降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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